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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谁负”看税负痛苦指数

成新轩  裴朝阳

所谓税负痛苦指数也叫税收痛苦指数，是美国

《福布斯》杂志推出的由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

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险税（费）、商品税以及财产税等

六大税种的最高一档名义税率加总得出的，指数越高

意味痛苦程度越深。关于《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

指数”排名，国内学者认为，该排名用的是名义税率，

即法律规定的税率，而且是最高名义税率，简单的税

率加总不能科学反映我国的真实税负情况。国际上衡

量一国税负高低，通常用宏观税负来考察，即国家税

收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以宏观税负

来衡量，我国税负并不高。但是，居民就不会感到“税

负痛苦”吗？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之所以会因

为纳税而感到痛苦，并不是因为税收减少了其可支配

收入，而是由于这部分减少的收入不能够很好地作为

提高自己社会福利、享受更好公共服务的成本。这才

是税负痛苦之所在。

在《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瑞

典位列第四，而《时代周刊》的问卷调查显示，其“生

活幸福指数”排名第二，反映出瑞典是典型的高税率、

高福利国家，人们缴纳的税收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

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主

要问题——税收不能够完全转化为居民享受公共服

务、提高福利水平的成本。有国内学者认为，“社会

福利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税负的重

要标准。税负的高低本身不是根本性问题，关键是责

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宏观税负的

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

质量，取决于公民偏好的满足程度。也就是说，税负

的轻重主要考察的是税收反馈率，即人们所负担的

税收成本与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之间是否

成正比例关系。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总支出的增长速度明显

高于同期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表明政府提供

社会公共服务的力度在不断加大，税收在不断转化

为公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那么，到底是谁在感受着

税负痛苦呢？

第一，流动人口。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是

人口聚集密度较大的三个城市。如2010年，广东省

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突破700万人，接近总人口的一

半。然而，我国的户籍制度却限制了这一群体的社会

福利。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是通过对户籍的管

理限制居民的流动，维持社会稳定，公民在户籍的基

础上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公共服务。户籍制度通

过对户籍的约束与管理，制约着外来务工人员的社

会福利，制约着流动人口在工作地充分享受公共服

务。这就是说，居民享受社会公共服务不是以其在务

工地纳税为基础，而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流动人口

若相对集中，城市的承载能力就会下降，与此相对，

人们的福利水平就会下降。这种由制度缺陷所带来

的税负痛苦感就表现为：同样是在纳税，却不能享

受到应有的社会福利。

第二，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0年末，全国工商登记中小企

业超过11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3400万个。然而，

我国中小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非常有限，仅限

于减免税收和优惠税率两种，这使得中小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同时，各种税费却是中小企业

的“常客”。这些因素导致中小企业有被忽视之感。

第三，工薪阶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物价水

平及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的成本在不断

提高，而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高于人们工资增长的

速度，工薪阶层面对公共产品时似乎完全在“自给”，

这就使得人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手中的钱有限，

而要办的事在增加，即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消费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抑制自己的需求。但是人们

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拿出钱来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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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产生被动支付的行为。一旦人们发现那部分抑

制自身必需消费所支付的税收没有及时转化为自己

应该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时，即所付与所得不成比

例时，这种被压抑的痛苦就会表现出来。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造成税负痛苦

的主要原因是缴纳相同的税收却不能享受同等的社

会福利；缴纳税款但享受的福利水平过低；部分群

体税收负担确实过重。因此，缓解税负痛苦的关键是

要解决好税收与公共福利的转换问题，实现税收的

高反馈率。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弱势群体的归

属感。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既要以纳税为

基础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前提，也要明确纳税人在

享受社会福利中的地位，特别是提升农民工、流动人

口、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的社会归属感。首先，加大

政策的倾斜力度，照顾处于“生存边缘”群体的基本

生活，使其感觉到社会的重视程度。其次，有针对性

地解决特殊群体的福利问题，落实相应的社会保险

制度，减少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福利享受障碍，让外出

务工人员、流动人口享受到应享的社会保障，帮助其

寻找回归社会的幸福感。再次，建立健全社会培训机

制及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扶持体系，解决其相应的养

老保险、医疗保障停滞问题，提高其积极参与社会经

济活动的能力。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游离于

社会保障制度“保护伞”之外的弱势群体的社会归属

感，减少由于社会地位被动所带来的社会福利享有

缺失现象的发生。

第二，健全完善中小企业减税制度，激发国民经

济发展活力。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

处于“自力更生”的地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许多

中小企业不堪重负纷纷破产，引发了民工荒等一系列

问题。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以及减轻其税收

负担成为必然的选择。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减税制度，

不仅能够减轻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而且在商品流转

过程中，生产成本的降低必然能够带来家庭生活成本

的降低，从而缓解居民支出压力。首先，要改变目前

税务部门“唯税唯绩”的考核办法。地方政府不应当仅

仅把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以及考核政绩的主

要指标。税收不仅仅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更

应该成为国家引导产业发展的航标。通过税收的导向

作用，政府部门可以加大力度搞活地方企业尤其是中

小企业，提高中小企业技术水平。同时，当地政府要

照顾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适当释放其税负过重的压

力，例如调整中小企业纳税期限，设置较为灵活的税

款缴纳方式，解决中小企业在起步阶段面临的资金困

难问题，待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稳定后再调整税收征管

方案，以此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从国家立

法层面规范减免中小企业税收负担的制度安排，提高

企业抗击风险的信心和能力。例如可以将增值税的基

本税率和低税率由17%和13%分别降至15%和11%，

对小型微型企业给予所得税全免等。 

第三，加强民生工程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都存在着

一定的缺口，政府致力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

对公共服务的完善以及民生工程的建设。社会弱势

群体的客观存在、社会制度的区域障碍、社会公共产

品与服务的功能缺失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共

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因此，应从我国的经济状况和

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在尽可能

的范围内增加民生支出，并重点向低收入群体、农村

地区倾斜，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居民的幸福满足感。首

先，建立以公共事业为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加

快财政支出体系改革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改善

我国公共服务支出结构不合理状况，努力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要求政府准确定位，逐渐从投

资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特别是要在教育、卫

生、就业等关系民生的基础社会服务领域，形成有力

的民生财政支持体系，提高税收的反馈率。其次，建

立社会多主体参与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供给体制

问题是制约我国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单

纯由政府提供容易导致公共服务质量偏低、资源分

配失衡，而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能够有效解决

我国城乡供给二元性的问题。因此，一方面要拓展有

效的财政来源，例如可以通过发行福利彩票专项支

持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

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广泛筹集社会捐赠资金，鼓励社

会团体以及非公组织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扶持。借助

财政力量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公司、企业以及其

他社会经济团体多方有效投资，改变目前农村公共

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资金短缺的不利局面。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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